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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大计”，史诗级的遣词用句预示着一场千年不遇的炒房大戏。比肩浦东、
深圳的梦想，让那些曾经与机遇失之交臂而抱憾终生的人们，看到了下一个“春
天的故事”。

文  |  老张

“千年大计”，史诗级的遣词用句预示着一

场千年不遇的炒房大戏。比肩浦东、深圳的梦想，

让那些曾经与机遇失之交臂而抱憾终生的人们，

看到了下一个“春天的故事”。

4月 1日，谋财
4 月 1 日 , 清明小长假前最后一个工作日，

多数人还在期盼中等待下班。早上 10 点，怀揣

着一个优质项目，我来到投资人老张位于祈年大

街的办公室。

老张 33 岁时辞去正厅级的工作下海创业，

如今是一家市值数十亿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同席

的还有老范，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不过比

起投资项目和企业，他更热衷倒腾房地产，从

2006 年起在北京、杭州、上海、深圳等地炒房，

近十年间获利上亿。会间，关于雄安新区建立的

风声传来，老张给他之前的同事去了电话，得到

模棱两可的答复，敏锐过人的老范当即决定推迟

雄安癫狂 4日亲历记



39MEGA FINANCE   2017  04

会议，驱车前往雄县一探究竟。

2016 年，有关成立白洋淀市的传言便甚嚣

尘上，只是当时的人们纷纷嗤之以鼻以谎言待之。

沿大广高速前行一个多小时，便能进入雄县

范围。雄县县城平铺在主干道雄州路两侧，街边

多是残破老旧的三四层楼房，外部贴着白色瓷砖，

房顶上 “来到雄州，一切无忧”一类的红色标

语格外显眼，马路两边多是农机具、批发杂货和

按摩店，表露出雄县的发展现状。

比较繁华的文昌大街尽头是一片未开发的

荒地，荒地边缘是一排看上去落成不久的商品

房。据售楼小姐透露，县城好一些的楼盘大多是

2016 年开发的，一栋 70 年大产权房搭配四栋小

产权房这么建。主要是当地人图便宜，购买小产

权房自住。2017 年春节前，这里的小产权房每

平 3000 元以下，大产权房在 4000 元左右。虽然

2016 年下半年曾经有北京的炒房团来此购买过

一些楼盘，但谁也没有在意。

下午 4 点，老范的秘书和几个楼盘售楼处达

成初步交易意向，以 4200 元 / 平的价格购买十

套房产。缴纳几万元定金，第二日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出了售楼处，老范急忙和在京的妻子通了

电话，带上家和公司能凑上的全部现金奔雄县而

来。

当晚 7 点，一则新闻引爆了全国人民的买房

热情。平时见不着几辆豪车的雄县街头大批京牌

奔驰、宝马气势汹汹而来。电话响了起来，是下

午和老范签署协议的售楼人员，电话中不断催促，

“房价要涨到 5000 了，钱来了没有？没有卖给

别人了。”

这个被历史遗忘的小县城在全民的狂欢中迎

来了第一个属于它的不眠夜，我们住宿的地方在

一处楼盘对面，隔着窗能看到灯火通明的售楼处

和不断涌现的车灯。几名穿着西装的年轻人站在

临时搭建的土台上，手里拿着简易的自制喇叭不

停叫卖，“还有 10 套房产，5200，谁要？”台

下站着黑压压的人群，“我要 3 套”，“我要 5 套”

的声音此起彼伏。

4月2日，纳财
4 月 2 日早上 6 点老范妻子赶到雄县，我们

立即杀向售楼处，楼下的人潮依旧没有散去。等

到售楼大厅却被告知楼盘已经销售一空，昨天和

老范签署协议的售楼小姐也不见了踪影，他发狂

似地想抓住身边的人问个究竟，可没有一个人停

下忙碌的脚步。

老范呆坐在售楼大厅一角，一个售楼小姐跑

到我们面前小声许诺给几万好处费就能以 6600

元 / 平买到所剩不多的大产权房。老范眼中再一

次燃起战火，他给所谓的销售经理十七八万好处

费成功买到几套房产，来不及过户只能签署《房

产认购单》。

上午 10 点，整个县城已找不到在售的大产

权房。各种楼盘前挤满了从北京、天津、山东、

山西等地连夜赶来的人。街上穿着警服的公务人

员开始驱逐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警车喊话“禁止

一切售楼行为”，人山人海的售楼处被贴上封条。

伴随禁售而来的，是疯狂上涨的房价。售楼

处已被查封，陆续到来的人群却还是忍不住向里

面张望，似乎在期盼什么。

敏锐的老范发觉售楼处旁边的白色面包车里

面传来讨价还价的声音，“去看看。”话音未落，

他便凑了上去。只见一个穿着黑色布袄的中年妇

女神神秘秘，用极小的声音向我们透露，她手

上有几套小产权房，没有证照、现金结算，5500

元 / 平。而她手中的《房产认购单》与售楼处的

相差无异，唯一的区别是没有公章。

下午 1 点，我们走进一家写着烧鸡公的小餐

馆吃饭，却被告知店面已经出售停止营业。人困

马乏只能就近买了一些面包、泡面，继续踏上看

房之旅。此时老范已经买到几处房产，关于禁售

的新闻也陆续传来，所有的中介转入地下，躲在

小巷子、汽车里进行交易。街上，但凡出现穿着

西装的年轻男女，立马就会被一群人冲上去围个

台下站着黑压压
的人群，“我要
3套”，“我要
5套”的声音此
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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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泄不通，询问有关房子的问题。

很多本地人开始扮演起掮客的角色，穿着朴

素的中年男女在街上吆喝、揽客。一位大致 40

岁的中年男子自称是安各庄村的农民，称村里有

一批集体土地自建住房，人都在外地打工，欲出

售这些自建房。即便知道这种自建房属于违法建

筑，好些人依旧蠢蠢欲动，在缴纳 150 元好处费

后和中年男子离开了。

还有一些人冒充中介行骗。几名穿着西装的

青年男子自称是某个楼盘的中介，称其经理手上

还有 5 套房源，只要每个人给 1 万元的好处费，

就介绍他们去看房。几位大姐瞬间拦下他们，给

了几万好处费，几位男子告诉她们一个经理的电

话号码，随后称把车开过来接她们便消失在了人

潮之中。

雄县城区内还有很多住房是农户自建房，红

砖高瓦，外面贴着白色瓷砖，围墙外还配上一尊

厚重的铁门。下午 6 点，炒房者们陷入一种近乎

癫狂的状态，他们结成团挨家挨户敲农户的门，

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售自己的房产。

期间老范不断出手，购买大小产权房产共计

十余套。晚餐时间，街道上一片狼藉，找不到一

处吃饭的地方。我们手持几桶泡面向当地住户讨

要一些热水，当地住户则像看到瘟神一般，避之

不及、一脸嫌弃。好不容易敲开一家农户的大门，

还未和老汉说上两句，尾随的买房者便一拥而入，

把老汉围个里三层外三层。

我们悻悻而出，旁边的巷子里传出一阵阵人

声，“60 万卖不卖？”“70 万？”，我们立马

围拢上去，几位买房者瞬间充满警惕，又不好开

口驱赶。原来小伙赵德业在外地务工，雄县买房

属于无奈，当时 2700 元 / 平加上装修才花了 30

来万，偶然在电视上听闻自己买的房子上涨不少，

才过来看看。结果从家出来，就被一伙买房者团

团围住。对方开出了一倍多的价格，赵德业反而

不想卖了。我看得出这个曾经淳朴的年轻人，眼

里渐渐多了一丝贪婪的色彩。

当晚即便价格翻倍，雄县的旅店也人满为患，

我们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找到，几个大男人在车

里凑合了一夜。

4月3日，徇财
4 月 3 日晨，一波又一波限购措施纷纷降临，

加上前一天许多人上当受骗，买房热潮似乎有所

消退。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雄县的房价，已经突

破 11000 元，大产权房则有靠近 20000 的趋势。

中介纷纷消失，据说是转战周边还未限购的

地区，白沟、霸州、高碑店、任丘以及徐水。街

上聚集的人群，也不像昨日那般高谈阔论，一群

一群躲在树下、车后以及角落里。他们交头接耳，

眼珠在眼眶中不停打转，每有人接近他们立马了

无声息，用极度排斥的眼光不断流露出让旁人滚

开的信息。

我们决定离开雄县，沿着白洋淀去其他两

县看看，随着深入白洋淀区，一栋栋西式小洋楼

显露出来，那是华润大学、别墅和生态旅游区，

2016 年开盘 5000，现在据说已经要价 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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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们驾驶着京牌的汽车，还未进入安新县

城便有特警阻拦劝阻，炒房不能进入县城。借着

旅游观光的借口一顿口舌混入安新县城。安新和

之后容城情况与雄县没有什么不同，街道两侧全

是封条贴上的售楼处，路边聚集着一群群挂着失

望神色的人。只有偶尔几个当地人，拿着红得刺

眼的房本炫耀般地坐地起价。

离雄安三县不远的白沟镇还未限购，则在进

行最后的狂欢。曾经和老范在北京合作多次的房

产经纪陈成给老范打来电话，公司把他紧急调到

白沟，手上还有一批 40 年产权的商住楼，据说

是白沟最后的楼盘，问老范是否有投资需求。在

通过微信转给陈成 1 万元之后，他领到一个排位

相当靠前的排号单，而这个正在排号项目的开盘

价和开盘时间，则尚未可知。

当我们赶到白沟镇，狂欢已进入尾声，售楼

处大门紧闭，隔着玻璃，销售人员们极度兴奋，

手舞足蹈。老范是大客户，陈成争得公司高层同

意预留了几套给老范，只不过此时白沟的房价已

经突破了 15000。

4 月 4 日，迷财
4 月 4 日，清明小长假最后一天，后知后觉

的普通人才渐渐意识到他们好像错过了一场今生

都不再有的盛会。北京的旅游公司纷纷取消原定

计划中的周边游，推出了雄安新区看房游。

凌晨 5 点，我们接到好几个电话。富二代于

小光在澳大利亚定居好几年，听闻有难得的炒房

机会连夜定好机票赶回北京。为时已晚的他没有

去雄安三县，去了保定下属的徐水区。田恬则是

知名音乐学院的老师，将家里人限购名额用完的

她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听闻有难得的炒房机会

也蠢蠢欲动起来，知道雄安三县已经限购，她将

目标定到了不远的霸州。只不过当她 4 月 3 日晚

赶到霸州，霸州也进入了限购，且市区房价也突

破了 15000。

4 月 4 日凌晨，她收到了一个熟悉的中介发

给她的微信，在远离雄县近 70 公里一个名为胜

芳的小镇里还有新开的盘。

胜芳镇远离雄安，甚至感觉上离天津还更近

一些。无论怎么看这个连地图上都没有详细标注

的小镇都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然而田恬还是怀着

京津冀全线普涨的心态毅然决然地以 8000 的价

格在胜芳镇买下两套 110 平的房子。

后来几人想要开开眼界，提议我们驱车返回

雄县。此时的雄县已不见当时的癫狂，来自各地

的车辆渐渐返航，吵杂喧闹的街道慢慢平静。我

们几人胡子蓄得老长，头发也有些凌乱，老范看

着手中厚厚一叠合同，脸上洋溢着难以言喻的喜

悦。而一路陪行的我们几人，反而在这场盛大的

狂欢中沦为看客。

回京时候顺路捎上两位来自北京的炒房客，

一位大哥看上一处楼盘开价 7200，犹豫了很久

最终没有出手，在车上听闻那处楼盘已近 2 万的

价格不停捶胸顿足，另一位大姐则盯着自己手上

的购房合同眼神迷离。

身处狂欢的人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期望？我

不禁问老范，“你说这拆迁又不给外地人补助，

以后新建的房只租不卖，买的房无证还有坯房，

你怎么能放心得下呢？”还未等老范开口，拿着

合同的大姐突然开口道：“哪怕以后不拆，等涨

转手卖了就好。”

而老范则一脸的轻松，“其实昨天我已经联

系上好几个买了房的业主，回去再让小陈给我联

系他们，到时候成立一个业主联合维权委员会，

不给补偿就找人去闹。”说完嘴角露出一丝惬意。

后排的大姐听闻，脸上仅有的一丝担忧也烟消

云散，而旁边的大哥脸上则更是多了几分懊悔

的神色。

夕阳西下，我见到几位拿着相机的记者正在

采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伯。看着他们朴实而坚定

的眼神，我闭上双眼，眼前似乎也浮现出未来美

好的图景。

（作者系资深投资人）

4 月 4 日， 清
明小长假最后一
天，后知后觉的
普通人才渐渐意
识到他们好像错
过了一场今生都
不再有的盛会。


